
第 1章 

黑夜中，熊熊燃燒的火焰照亮了四周，火堆旁有不少穿著繡銀色花紋的黑色衣裳

的男女正在跪拜，女子身上還穿戴著不少厚重的銀飾，而在這些人的後方，有不

少人吹奏著笛子、拍打著小鼓，接著咚咚咚的大鼓聲響加入輕緩詭異的節奏中，

其中一名跪拜的女子站了起來，她黑紗覆面，銀流蘇垂落在黑紗前，身姿輕柔地

在火堆前起舞。 

她的手一揮，長袖劃過夜空，黑色衣裳上的銀絲閃閃發亮，腳跟一轉，清脆的鈴

聲跟著響起，配合著大鼓的聲音，不停地旋轉身體，她舉起雙手快速地轉動腳步，

猛烈的火勢彷彿隨之起舞般忽大忽小，在最後一聲大鼓聲落下時，女子旋身一

轉，又跪回火堆的前方，所有樂聲同時停止。 

四周頓時一片寂靜，所有人三下叩首後站起身，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 

等大部分的人都離開了，負責跳神舞的女子才緩緩地伸手輕輕一揮，也不知道是

湊巧還是怎麼的，火焰突然竄高了不少，凝滯的空氣中有股微風吹拂而來，吹動

了她面紗上的流蘇。 

七十多歲的大祭司阿賀達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到她身邊，他身後還跟著兩名四十多

歲的男子。 

「黎真，娘娘是否有降下什麼旨意？」 

黎真透過黑紗看著阿賀達，「進屋再說吧。」方跳完劇烈的神舞，她全身都是汗。 

四人在黑夜的山中行走，不一會兒走進一個村落，村落裡也是一片安靜，他們直

直地走到最深處的一間竹屋，竹屋四周並不像村落其他的房子緊湊密集的蓋在一

起，只有望出去才能看到遠遠地有幾間屋子錯落。 

「阿姊。」竹屋裡的黎婷已經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先一步打開大門。 

黎真伸手制止她想脫口而出的話，快速帶著長老阿賀達幾人一起進屋，竹屋裡瀰

漫著若有似無的藥香，黎真直接走進房間裡換衣服，黎婷則負責幫幾人倒茶。 

三位長老等了一會兒之後，黎真才慢吞吞地從內室的方向走出來，跟方才一樣，

仍是一套黑衣，黑布上面用銀線繡著特殊的花紋，不一樣的只有她將臉上的面紗

給取下來了。 

「黎真，這次祈願娘娘可有下達旨意？」等了好一會兒，阿賀達有些迫不及待地

問。 

黎真點點頭，「大祭司，我該離開了。」 

阿賀達先是一愣，接著臉色變得似是有些悲傷又有些氣憤，「好、好、好，娘娘

總算沒有拋棄我們九黎的子民，這幾百年的懲罰，也是夠了。」想起部落裡那些

人，他的心情就難掩沉重。 

「離開前，我會讓他們將嚴希送來，讓黎婷負責治療他，大祭司，這裡一切就交

給你了。」黎真一雙瀲灩生波的眼睛直盯著阿賀達。 

阿賀達點點頭，想說什麼卻又將話給吞了回去，嘆了口氣後，最後只道：「妳自

己一切小心。」這是他們九黎等了許久的一線生機，不為別人，就為那些有九黎

血脈的孩子搏一把。 



氣氛有些沉悶，阿賀達等三人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能先行離去。 

待屋裡只剩下黎家兩姊妹的時候，黎婷才問道：「姊姊，妳一定要離開嗎？」她

的眼底閃爍著不安。 

黎真看著妹妹柔美的臉龐，輕嘆口氣，「婷婷，這是我的天命，幾百年的宿命就

應在我身上，為了九黎那些冤死的人，我必定要離開，去做我應該做的事。」 

黎婷咬著下唇，「我知道，我只是害怕……」 

黎真伸手輕輕撫過妹妹的頭，「別想太多了，去睡吧，夜深了。」 

將妹妹哄去睡了以後，黎真坐到竹窗前的椅子上，看著天空那一輪高掛的明月，

月光照亮了黑暗，她看向遠處錯落的房子，輕輕地閉上眼睛，腦海中有幾個畫面

快速地閃過，讓她一陣暈眩，好一會兒之後她才睜開眼，露出一抹神祕的笑。 

她等待的人……終於出現了。 

黎真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她常常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東

西，有時候在睡夢中也可以預見三、四天後或很久以後會發生的事。 

最明顯的是，她常常可以看見那些飄散在霧氣中的人，還有那些已經離去的人，

或許可以說……不是人？ 

那時候她還小，被自己這樣特殊的能力嚇得半死，總是縮在被子裡害怕得直發

抖，但她什麼也不敢說，是過了一段時間，阿爹跟阿娘發現她不對勁，在阿娘的

細細誘哄之下，她才說出這些事情，然後一切都變了。 

她是九黎部落中黎家的子孫之一，自從發現她的能力之後，她就不僅僅是黎家阿

真，而是大巫女黎真了，之後在大祭司跟長老的教導下，她了解了很多事情，也

明白了九黎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部落。 

九黎，傳說女媧與蚩尤都是出自這個部落，他們是神族之後，擁有不凡的神力與

力量，只不過那也只是傳說神話，她並不是很相信。 

有那麼一點點相信的原因，當然是來自九黎的大祭司和長老他們的教導，這麼多

年下來，她早就弄清了自己身上的力量—— 可與鬼神溝通，甚至是預見未來。 

她還能隱隱約約地感受到自己身上有一種莫名的力量，很偶然很偶然間，她能驅

使那股力量為她做事，這件事她從沒跟任何人提起過，就連最親近的妹妹也不知

道。 

今天拜月祈願，其實也只是一個幌子而已，一個讓她能離開這裡的藉口，很久很

久以前，她就知道自己會離開九黎去找一個男人。 

一個在夢中已經見過千百次的男人。 

黎真想起了那個人，掩不住從心底漫出來的笑意，一向端著的面容上，笑容又擴

大了幾分。 

在今夜拜月的時候，她很明顯的感受到了預兆，但那是一種很隱約的感覺，難以

言喻，簡單來說，就是到了她該離去的時候了，去尋找那個可以解除九黎詛咒的

男人。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話形容的是西北大漠的風光，但西北其實並不光是

只有一片黃沙，還有許多綠意盎然的綠洲和一大片的草原，雖然相似，但氣候與

北疆還是有許多差別，物資也比北疆要豐饒許多，一向是商旅喜愛去的地方。 

上一任的關王在前些年已經卸下了軍職，將西北完全交給現任的關王司徒易掌

管。 

司徒易雷厲風行，將已有腐敗之象的西北軍大肆整頓了一番，並順著當今天子的

旨意，大力發展西北的商業之路，讓西北更加繁榮，與北疆共同撐起西北、北疆

的這一條繁華商路。 

也因為來到這裡的商隊什麼人都有，所以城裡街上的人種混雜，可以看到金髮碧

眼的外族人，也能見到一身黑色皮膚的崑崙奴，還有許許多多不同打扮的人。 

在這些人裡面，要混進一個來自九黎的黎真並不困難。黎真坐在馬車上，伸手輕

輕掀開馬車的布簾，看著外面的景色，眼波閃動了一下。 

「大閨女，妳找到落腳的地方沒？要不要老婆子幫妳找找？」一起坐在馬車裡的

一個老婦人熱心地詢問。 

「找著了，謝謝大娘。」黎真目前的裝扮跟她在九黎的時候差了許多，在九黎她

因為大巫女的身分，平常穿的不是黑色就是白色長袍，上面都繡著大朵大朵的繁

複花紋和圖紋，現在的她則穿著一件簡單的青色胡袍，前額也被厚厚一層頭髮給

蓋住了，只是臉上皮膚白皙得很，怎麼看都是一位嬌嬌的小娘子。 

黎真自小生長在九黎部落，從沒有出過遠門，但那不代表她是個笨蛋，要遠行她

當然是跟大祭司打聽好了出行該注意的事情，包括了遮去她太過顯眼的美貌。 

她離開九黎後，直接到了最近的城鎮，搭上鎮上鑣局的馬車，有時候鑣局押送貨

物到西北時，會順道再拉一個空馬車，就是讓去西北的人順道搭乘，算是送貨順

便拉人賺點小錢。 

九黎部落扎根在深山，物資豐厚，只是天然屏障太多，普通人難以進入，但對於

九黎的人來說，那座大山就跟他們自己的家一樣，想取些什麼都可以，加上那些

中原人的心計，九黎後山的藥材都賣出了很高的價錢，所以九黎的族民手邊都存

有著銀子。 

而且……她明亮的雙眸閃爍了一下，看到這位看似慈眉善目的老婦人周身環繞著

一層濃厚的黑氣，也不知道做了多少虧心事，這種人怎麼可以相信？ 

馬車轆轆到了鑣局在同威的分點，鑣局的人催促了一下，馬車車廂裡的人陸陸續

續地下車。 

黎真撫平裙襬上的皺摺，正邁開腳步往她的目標走時，那位大娘又走了過來，拉

住她的手。 

「姑娘，老婆子瞧妳一個人的，要不先跟我到家裡去喝杯熱水吧？」 

一般人看到老婦人蒼老的臉龐上掛著溫和的笑，只會覺得她是個善良熱心的好

人，但黎真看到了她的「真相」，此時又感覺到她的手在自己白嫩的手臂上輕輕

搓揉，就像在驗什麼貨物一樣，她冷冷地瞥她一眼，用力將自己的手抽回來。 

「不用了，我要去找人。」還沒見到人之前，她不欲惹事。 



然而對方卻不想放過她。「欸，別跟大娘客氣，就去喝杯熱水唄。」老婦人不死

心地又拽住她的袖子。 

好久沒碰上這麼好的貨色了，要能領了回去，肯定又是一大筆進帳。 

黎真回頭冷冷地看著她，嘴角微微一勾，慢慢貼近婦人的耳旁輕輕地道：「妳會

不會常常覺得手腳冰冷？那是因為……有很多人日夜扯著妳的手腳呢……」 

老婦人猛地打了個哆嗦，拽著她袖子的手也跟著一鬆，眼睛睜得又大又圓地瞅著

她，也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樣，聽完這些話之後，老婦人感覺到一股涼意從腳底

竄到頭頂，渾身冒起了雞皮疙瘩。 

黎真連多看她一眼都懶，黑氣密布，這個人也活不了多久了。 

從沒有下過山的她一路在街上打聽著方向，一雙眼睛好奇的左看右看—— 足足

可以容納六輛馬車經過的乾淨街道鋪著石板，規劃整齊，四周人聲鼎沸，街道兩

旁擺著各式各樣的小攤子，熱鬧的說話聲不絕於耳。 

坐了大半天的車，她又累又餓，聞著從街邊攤販那兒飄來的香味，她摸摸肚子，

挑了一家最順眼的鋪子走進去。 

鋪子裡坐了不少人，她順著小二的指引坐到一張空桌前，熱心的店小二瞧她一個

姑娘家的，也沒給她介紹啥大菜，就是能填飽肚子的兩盤菜跟一盤包子。 

黎真今年也只是個十幾歲的姑娘，即便平常表現沉穩，但對於街上的一切怎麼可

能不好奇，坐在食鋪裡聽著周圍各種不同的語言，她的心情益發雀躍。 

吃飽喝足之後，她起身走到櫃臺去結帳，順道問道：「掌櫃借問一下，你知道關

王府怎麼走嗎？」 

掌櫃正要把找的銅板遞給她，聽她這麼一問，抬起頭看她一眼，「關王府在西邊，

還有一大段路呢，妳往城西的方向走，到那兒再問問比較妥當。」他伸手指了個

方向。 

「好的，謝謝掌櫃。」拿回了銅板收妥，抓緊了包袱，黎真往他指的方向而去。 

一路邊走邊看並不容易感到疲累，只是光從食鋪走到城西就足足走了快一個時

辰，等她又問了人，到了關王府所在的街道，已經是一個時辰之後的事了。 

揉揉發痠的雙腿，黎真休息了一下才往那門禁森嚴的大門走去，快到的時候卻猶

豫了。 

如果她告訴守衛她是來找關王的，守衛會放她進去嗎？ 

在她猶豫的時間裡，旁邊已經有人湊上去了。 

「站住！什麼人？」 

一對年輕的女子從黎真身邊經過直往大門而去，還沒靠近大門就被守衛大聲喝

斥。 

那對女子長得就是北方人的身段，高䠷健美，皮膚偏向麥色，兩人被喝斥也沒什

麼害怕的神色，反而是嬌笑一聲。 

「這位官爺，我們姊妹倆想求見王爺。」兩人之中比較年長的那一位開口說道，

她眼尾一挑，語氣有些曖昧。 

守門的府兵表情都有些不耐煩，為首的那個還皺起了眉頭，「妳們是何人？有什



麼資格求見王爺，快走！別在此地無理取鬧。」 

自從王爺行冠禮後，每個月總有些姑娘會求上門來要見王爺，不過全都是癡心妄

想，以為有美貌就能天下無敵嗎？真受不了這些女人。 

那對女子愣了下，年長的那位很有自信地挺了下胸脯，「我們姊妹倆仰慕王爺已

久，在北地頗有名氣，眾人稱我們為『北方雙美』，你們懂意思嗎？」 

也不知道大美是哪來的自信，說完還很自得地撥了撥頭髮，跟小美兩人臉上都寫

著「你們男人應該懂意思」的表情。 

幾個府兵對看一眼，然後放聲大笑。 

「哈哈哈哈！」府兵侍衛長笑完抹去眼角的淚，「什麼玩意？北方雙美？臉怎麼

這麼大？妳們以為關王府是什麼隨隨便便的人都能進來的嗎？快走快走！趁我

們還好聲好氣的時候識相點滾遠些！」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北方雙美被這麼一取笑，臉色變得不太好看，一直不吭聲的小美不滿地上前一

步，「哼，我們是來見王爺的，快去通報！」她懶得跟這些兵痞說話，以後她要

是得寵了，一定會給這些人好看！ 

侍衛長用右手小指掏掏耳朵，「關王是妳說想見就能見的嗎？那我們王爺一天到

晚得見多少人去了？快走吧。」他也懶得跟這些女人多計較。 

只是他想算了，人家可不肯，雙美賴在大門口僵持著，就是不肯走。 

吵著吵著，這些府兵也煩了，侍衛長臉色一沉，「人話聽不懂是不？那就別怪我

了，都給我拿下！」 

「是！」幾個府兵動作迅速地上前，沒兩下就把北方雙美給抓了起來。 

「你們想幹麼？！救命啊！」大美跟小美這下怕了。 

侍衛長邪惡一笑，「怕了？剛才說人話不聽，現在不用聽了，都給我送去衙門蹲

幾天，就說擾亂王府。」他大手一揮，手下兩個府兵就押著雙美走了。 

雙美一邊被拖著走一邊求饒，但那些府兵都當做沒聽見，還嘻嘻哈哈地說兩人是

這個月以來第三批被送到衙門去的人云云。 

在一旁的黎真將這一幕盡收眼底，她慶幸地拍拍胸口，還好她沒有衝動的直接上

前說要見關王，要不然下場就要同那雙美一樣了。 

可是現在她要怎麼辦？ 

思索了好一會兒，她還是想不出什麼好理由，又擔心在這兒待得太久會引起那些

府兵的注意，只好先到街上晃一晃再說。 

 

 

凜冽的寒風將軍營帳外的旗幟吹得颯颯作響，主帳中，司徒易正在跟軍師趙稽與

副將蘇邦商討軍情。 

「王爺，京中發生了爆炸，北疆的韃子蠢蠢欲動，咱們這兒也是，莫不是韃子給

混進關來了？」蘇邦有些不滿地看著地圖上那些紅色的旗幟，全是韃子駐兵的地

方。 

「這些年韃子混進來的還少嗎？」趙稽瞥他一眼，搖搖頭。 



自從兩邊開了互市，不知道有多少韃子奸細混進來，只是他們也有不少人混進

去，這些都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事，看破不說破而已。 

「京城事不如想像中簡單，一切等皇上的指示再談。話說回來，最近城裡似乎也

不太平穩。」司徒易早收到皇上的密旨，只是不方便說出來。 

趙稽搖搖手中的羽扇，「似乎是從小平州開始，好似不知道哪一族的女人被拐子

拐走了，正喳喳呼呼地四處找人呢。」 

「這些拐子也猖狂了些，那些土人一向把女子看得很重，把人給拐走了，這是打

算鬧事了嗎？」提到拐子，蘇邦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司徒易的表情也沉了下來，「西北一向百族混居，女子在族中的地位並不低於男

人，若是再鬧下去，只怕又會引起中原與土人的紛爭。」 

提到這兒，三個人臉色都不是很好，想起了十來年前的舊事，當時也是有一批中

原人專門拐土人族裡的姑娘，後來越來越猖獗，引起了這些部族的憤怒，掀起了

民亂，死了不少的中原人，而那些拐子被逮住後更是沒一個能落得好死的下場，

直到老關王出兵鎮壓，這事兒才漸漸平息下來。 

經歷那一場亂事，西北元氣大傷，所以此後只要出現拐子拐人等事，當地的縣令

就會緊張地上呈，就怕舊事重演。 

「知道是哪一族的女人嗎？」司徒易問。 

「好似小平州一帶的部族都有人失蹤。」趙稽也不是很肯定，現在只是收到消息

而已。 

司徒易的思緒快速一轉，吩咐道：「這些人不可能無緣無故消失無蹤，在三州的

隘口布兵，發出公文讓各縣追查，凡有可疑人物，寧可錯殺不可放過。」這些人

拐走少女也是為了銷往內陸，西北等地因為人種混居血脈混雜，女子五官大多與

中原女子差異頗大，多是身材姣好、容貌明豔，很好認出來。 

「是！」趙稽與蘇邦同聲應道。 

「過些日子又到慰靈祭了。」趙稽想起這件事，開口道。 

慰靈祭是邊疆特有的祭典，那是為了奠祭那些在西北戰場上犧牲的士兵，每到此

時，各州就會有大批的人潮湧入同威城，就是為了參加慰靈祭。 

「人多口雜，距離慰靈祭還有一段時日，趁這之前將那些老鼠都翻出來。」司徒

易的語氣透出一絲殺意。 

「是。」蘇邦跟趙稽對看一眼，都想著看來那些老鼠已經忘記了老虎的威猛，這

些年王爺沒下狠手，就以為老虎沒了牙是嗎？要知道，老虎就算在打盹兒，牠仍

舊是老虎啊！ 

第 2章 

黎真在街上晃了兩圈，打聽到消息，原來關王不在同威城裡，他在半個多月前就

出城去邊關巡防了。 

她想了想，決定先到城裡找間客棧住下來再說。 

「姑娘。」黎真付了住宿的錢，正要跟小二到客房去時，被掌櫃喊住了。 

她回過頭，疑惑地看著掌櫃，「怎了？」 



掌櫃打量了一下遮住容貌的她，「姑娘，這些日子咱們西北這裡丟了不少黃花閨

女，妳要是上街就小心點，別一個人到人少的地方。」 

一瞬間，黎真腦海中閃過在馬車上看到的那位大娘，會是她嗎？不過她仍堆起有

禮的微笑，點點頭，「我知道了，多謝掌櫃的。」 

掌櫃的擺擺手，「不用謝，姑娘慢走。」他眼角一瞟，店小二馬上熱情地引著黎

真往後院的客房去了。 

因為掌櫃的提醒，黎真雖然對這座城很好奇，她也沒多在大街上晃，多半都是在

客棧前面的飯堂裡坐著聽聽街道上的消息，耐心地等待著。 

終於在第四天的時候，她聽到了她想要聽的消息——  

「欸，我方才在城外見到王爺他們一行人了，都快一個月了，王爺終於回城了。」

飯堂裡幾個剛從城外回來的大漢閒聊著。 

黎真捧著茶杯的手一頓，豎著耳朵仔細聽著。 

「王爺可真辛苦，咱們這西北能有現在這景象，真是多虧了王爺。」漢子們提到

關王都是一副敬佩的口氣。 

「說的也是，方才在西門見到王爺入城，現下應該也要到王府了吧？」 

黎真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心裡的渴望，她放下茶杯，拎起裙襬快速地往關王府

的方向而去。 

遠遠的，她就能看到一道沖天的紅光，那紅光就算是在白日也十分耀眼。 

她拎著裙襬的手心微微出了汗，是他嗎？是她夢中所見的那個人嗎？ 

她的心不受控制的加速跳著，雙手不由得握緊了些，她按捺不住自己欣喜的腳

步，飛快往關王府的大門而去。 

從遠到近，黎真一邊抬頭看著，那紅光離她越來越近，顏色也越來越深。 

也許是她幸運，當她衝到大門口的時候，那抹紅光的主人正從馬背上落地，挺拔

的身姿如大樹般矗立著，一身輕甲，四周圍繞著許多人。 

關王司徒易！ 

就像一幅黑白山水畫突然出現在她眼前一樣，左右都是一片扭曲，那個人恍若破

開了層層的迷霧，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麥色的肌膚，雕刻般深邃的五官，眉眼

間是一抹冷厲，有稜有角的臉龐，就跟她夢中的一模一樣。 

司徒易將手中的韁繩遞給蘇邦，突然間感覺到一股視線，回頭望去。 

街道上空無一人。 

「王爺？」蘇邦也順著他的視線瞄去，除了自家的府兵跟家將之外，沒有什麼特

別的。 

「進去吧。」司徒易沒有放在心上，邁步離開。 

不遠處的轉角，黎真蹲坐在地上，正拍撫著急劇起伏的胸膛，幸好她方才躲得快，

要不然就要被發現了，漸漸的，她的心緒和緩了下來，確認附近沒再有什麼聲音

後，她才站起身，走了出去。 

王府的大門已經闔上，司徒易也早就進了府。 

她有些怔愣地看著大門好一會兒後才回過神來，捏緊了一雙小手，慢慢地在街道



上走著。 

他真的跟夢中一樣，那就表示，他真的是拯救他們九黎的命定之人嗎？ 

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接觸到關王，如果她現在撲上去說她是為了關王而來，關

王是可以拯救他們一族的人，這樣行嗎？ 

怎麼可能行！ 

黎真用腳趾想也知道，她要是真這麼說了，大概會被當成瘋婆子，上次的雙美只

是被當成想進府的膚淺女人就被捉去關了，如果她這樣說，恐怕情況只會更糟。 

聽說中原人很信鬼神，還是她要裝神弄鬼？可是想到了關王的模樣，她便把這主

意給扔了，她覺得他不像是會信這些的人，所以她大概又會被當成是瘋婆子吧。 

她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不過既然關王已經回來了，她決定找個地方

安頓下來再說，總不好一直住在客棧裡，那樣容易引人懷疑，再說了，她還要小

心族裡江長老派出來的人追到這裡來。 

走出了西街的範圍後，街道上的人就多了，黎真隨意打聽了一下，找到南街附近

一個牙人所，她簡單的跟牙人說了想要租賃一個小院子，不到一刻鐘的時間，就

有牙人領著她去看房子了。 

黎真身上有錢，也不願意委屈自己，退了客棧之後，挑了一個中等價位的小院子，

就在南街裡頭，四周都是像她一樣短期租賃的住戶，環境雖然雜亂了些，但都是

些普通的平頭百姓，不像北街是一些混混地痞聚集的地方。 

黎真租的小院子就簡單的一個主間帶一個左廂房，小小的一個院子跟水井，裡面

什麼家具都有，不用她另外再置辦，只是棉被什麼的還是得要她自己去買幾套新

的。 

換了大門的銅鎖以後，她又自己上街去買些生活用品，她決定先到布莊買被子跟

幾件成衣，要不包袱裡就兩套換洗衣裳太少了。 

「大娘，這太破費了，妳帶我出來就是恩情了，怎麼好意思讓大娘再買衣服給我。」

剛進布莊的一個小娘子不好意思地對著身邊的大娘說道。 

「欸，這算不得什麼，要出來做事也得乾淨俐落點給人瞧瞧，妳這丫頭雖然長得

好，但是衣裳還是得整齊點才成。」薛大娘拍拍她的手，溫柔地安撫道。 

小花感動得抓緊薛大娘的手，「大娘，妳人真是好，以後我肯定報答妳。」 

她抓得有點用力，薛大娘的臉皮抽了下，不著痕跡地拉開她的手，隨意拿起一件

黎真挑起來放在一旁櫃上的衣服，塞到她手裡。「小花啊，妳先去試試衣服成不

成，趕緊的，咱們還有不少事要做。」她指著一旁布莊裡給人試套衣服的小間。 

小花也沒注意到她的舉動，接過了衣裳，「好，大娘妳等會兒。」 

布莊的夥計本來也沒多注意她們倆，只是負責招待黎真，黎真一進門就挑了五、

六件成衣，這些成衣便宜的一件也得五百文，算是大戶了，沒想到剛進門的一對

客人二話不說就把人家的衣服給拽走了，讓他傻了眼。 

「這……」夥計愣了下，趕忙就要追上去把衣服拿回來。 

黎真拉住了他。「算了。」反正她只是隨手挑的，這布莊成衣不少，再另外挑一

件就是了，而且她方才沒注意，現在才看到那個大娘就是跟她一起坐車進城、不



懷好意的那一位。 

她的目光不由得在她們身上多停留了一會兒，又想起幾天前客棧掌櫃跟她說的事

情，也不知道跟這位大娘是不是真的有關，她僅僅能看出這個大娘不是好人，多

的，以她現在的身分什麼也做不到，想到這裡，她在心裡暗暗嘆了口氣。 

黎真最後挑了兩件深藍色的短襖和兩件深紅色的曲裾長衣，再加上現成縫好的被

褥還有被子這些東西，她一個人也抱不動，幸好這間布莊還能幫忙送貨。 

小花在黎真付錢時正好出來了，她換上那件淡綠色的短襖裙，但因為皮膚偏黑，

穿淡綠色的衣裳有些不搭，但幸好她年輕，長相也算清秀，勉強過得去。 

「大娘，我真能穿這麼好的衣裳嗎？」小花伸手輕輕在衣服上摸過，那柔順的布

料是她在山上從沒見過的，就連她的手摸過時，都害怕衣裳被她掌心上的粗繭子

給磨破了。 

「這算什麼，以後大娘給妳介紹個好去處，銀子賺得多，什麼樣的衣服穿不上？」

薛大娘很滿意，幫她理了理衣襟，目光仔細在小花清秀的臉蛋上多滑了兩圈，嘴

角咧得高高的。 

付了錢正要離開的黎真腳步一頓，回頭一看，那個小花一看就知道是山村中的姑

娘，至於那位大娘，身邊的氣還是那麼的黑濁，她猶豫了下，指間動了動，還是

轉頭先一步離開。 

「姑娘，妳放心，待會兒掌櫃的回來，妳的貨我馬上送去。」布莊夥計笑咪咪地

送黎真到門口。 

「麻煩你了。」黎真點點頭，離開布莊。 

接下來她又買了不少東西後，才提著大包小包回到自己租賃的院子。 

她正要把大門關上的時候，好巧不巧，又看到薛大娘領著那個叫小花的姑娘轉進

這條小巷裡，她把門輕輕地闔上後，身子貼著門板不動。 

「小花啊，妳這手太粗了點，別擔心，大娘這些日子幫妳養養，到時候給妳找個

好主家，去當個丫鬟都比在山裡刨土好。」薛大娘的聲音由遠而近傳了過來。 

「大娘，謝謝妳，妳對我真是太好了，以後我要是賺了錢，肯定孝敬您老人家。」

小花的聲音充滿感激。 

兩人一路走一路說，沒一會兒，黎真就聽到這條巷子底傳來開門的聲音，然後兩

人的腳步聲都消失了。 

黎真這才又打開門看了看，巷子底有一間比較大的院子，這麼巧，一天之內就讓

她碰到了兩次，還住在她附近？ 

抿抿嘴，黎真長嘆口氣，回頭把門給鎖好了，走回屋裡，一切等她安頓下來再說

吧。 

 

 

一片黑白的景象，卻有光芒忽明忽暗閃爍著，一張年輕的臉龐沾滿了鮮血，正撕

心裂肺的放聲哭喊——  

「嚇！」黎真滿頭大汗的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她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著氣，眼珠



子快速地顫動著，久久她才從恐怖的夢境中抽身。 

她慢慢地下了床給自己倒了杯水喝，冰冷的水滑過喉嚨，終於安撫了她紊亂的

心，想到夢中的那張臉，她不由得怔愣了下。 

雖然夢境中一片混亂，但如果她沒有看錯的話，那個滿頭鮮血的女子好像就是她

今天看到的小花。 

她已經好久沒有作過這麼恐怖的夢了，是預兆嗎？ 

她放下茶杯，坐到椅子上，她看得出來那個薛大娘不是什麼好人，但她能跟小花

說嗎？說了人家信不信是一回事，她能不能全身而退也是個難題。 

她的身分是大巫女，是負責侍奉鬼神之人，對於這些鬼神之事，因為她親身經歷

過，所以她一直很相信，而她在同一天碰見了那個小花姑娘兩次，夢中又夢到了

她，那就代表了兩人有緣，她理當為這位小花姑娘避過一劫。 

可是要怎麼避？ 

黎真煩惱地把頭髮撥過來又抓過去，她到底該怎麼辦啊？ 

 

 

趙稽抱著不少卷宗走進書房，正巧看到府兵的護衛長走出來，兩人互相點個頭

後，護衛長就先離開了。 

「王爺，這些是那些姑娘失蹤案的卷子。」將懷裡一疊卷宗放到桌上，甩了甩手，

趙稽走到一旁自個兒倒水喝，「司未過來幹麼？」司未正是護衛長的名字。 

「說前兩天有個姑娘想找我。這些卷子你瞧過了嗎？覺得如何？」司徒易沒將司

未說的事情放在心上，現在最要緊的是找到那些失蹤的人。 

「瞧過了，這些失蹤的姑娘，在山裡或族裡多半是容貌出色之人，出事的前後，

似乎都有人牙子到過村裡。」 

「人牙子？」司徒易搖搖頭，「這不算什麼。」 

西北雖商道繁榮，但那些山谷裡的村落，因為路途不便，所以還是很困苦的，常

有人牙子到山裡去收那些貧苦的孩子，有良心一點的，就推著人簽了活契送進富

人的府中當個小丫鬟，狠心點的，就賣到那些煙花之地去賺皮肉錢，這情況自古

以來就斷絕不了，官府也無法可管，只能睜隻眼閉隻眼讓這些人別太過分而已，

簡單來說，人牙子出沒山村買賣幼童、女子是很頻繁也正常的事情。 

「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這裡，但說也奇怪，雖然這些村子都有人牙子去，但每個

人牙子都是不同的。」趙稽本來懷疑人牙子私底下物色了貌美的村姑拐了人，但

去的人牙子都不同實在很奇怪。 

「都不同……把人牙子找來問問，得快。」他今天出城去巡視，回來時發現城裡

多了很多罕見部落或山村的人，怕是那些失蹤的家屬找到這裡來了。 

這些人的想法也沒錯，此地是商隊匯集之所，繁華與買賣的方式都不是小集市能

比的，要銷點髒貨在這裡是最快的。 

「是。」趙稽實在很想抓抓頭，這些人牙子都沒固定的據點，想找人得費功夫了。

接著他又說道：「王爺，白苗族的商隊今早進城了，據消息說，苗族商隊一路行



來時，其中一個白苗長老的女兒也失蹤了。」趙稽希望那些人拐子別那麼不識相，

連苗女也敢隨便拐走，那些苗人可不是好惹的。 

司徒易一聽，眉頭就皺得死緊，苗族一向都住在華南一帶，他們最出名的就是蠱

術，讓人防不勝防，萬一人拐子真在城裡，就怕傷及無辜。 

「隘口跟縣衙都已經下令嚴查，再讓人最近多注意街上，那些人牙子若真有鬼，

不是躲到山窩就是府城，讓人貼出告示，若有人得知消息就有賞銀，還有，派人

仔細盯著那些苗人，有什麼消息立即通報。」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嗎？」趙稽懷疑那些人牙子有那麼聰明嗎？要是真躲

在這兒，不就擺明了等人來抓他們嗎？ 

「永遠不要小看人心，要當好人並不一定要聰明，但要當壞人，卻一定得聰明。」

司徒易說道。 

趙稽摸摸光滑的下巴，「那蘇邦算好人了。」那傢伙有時候笨得跟豬似的。 

司徒易淡淡一笑，「你還真卯足了勁兒趁他不在時說他壞話。北疆有消息嗎？」 

「俞將軍傳來消息，韃子已有異動，邊疆似有人挑起韃子打草穀的舊習，不知道

是哪一方的人馬。」俞將軍是北疆李王的下屬，西北一直與北疆保持著聯繫，畢

竟戰線長、疆域廣闊，兩邊戰區又有交疊之處，這些一直是趙稽負責的部分。 

司徒易放下手中的毛筆看向他，稍有猶疑後問道：「你……有聽過嚴密此人嗎？」 

趙稽訝異地點點頭，「當然聽過，嚴密可是前朝的開國軍師，可以說前齊能夠這

麼順利平定天下，多虧了他的幫助，就連軍中的軍師一職，也是因為他而來，只

是嚴密後來也成了逆賊，有人說是前齊開國皇帝是飛鳥盡、良弓藏，又有人說是

嚴密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只是這些都是傳聞，又年代太久，誰是誰非也說不

清了。 

「最近京城頗不安穩，翰林彭大學士獻上了前齊皇帝齊磊的起居注和手稿，裡面

似乎提到了前齊的寶藏。」司徒易嘴角一撇。凡是有亂臣賊子或沒落皇族想要起

什麼壞主意，第一個就是拿寶藏開刀！ 

世上哪有這麼多寶藏？可笑。 

趙稽眨眨眼，「寶藏？前齊的寶藏？那不是瞎話嗎，民間百姓說說也就算了，怎

麼可能會有這東西。」 

傳言，前齊開國皇帝齊磊在入主中原之後，搜刮了一大筆金銀財寶藏在某個地

方……少開玩笑了，齊磊開國時窮到快被鬼抓走，這不管是野史還是正史上都有

記錄的。 

「嚴密一脈的後人似乎又開始活絡了起來，京城出現了震天手雷。」司徒易說道。 

震天手雷是軍中特有的武器，都是制式製造的，他這些日子已經密囑了軍需官盤

點手雷等庫存。 

「什麼？但嚴密一脈不是被逐出中原了嗎？」都已經消失了幾百年的人，為什麼

會挑現在回到中原？ 

不！不對！有傳言說，當初嚴密被趕出關外，西北與北疆，不就是關外嗎！ 

他想到的事，司徒易當然也早就想到了，甚至他知道的比趙稽多太多，他與李王



都能夠肯定，關外韃子的動作，肯定跟嚴密後人有關，只是這些人藏得太深了，

查不出他們到底躲在哪裡。 

而且他們還得等待皇上的密令，據說已有人可以破解出齊磊手稿上的密文，翻譯

出來就能知道手稿上到底都寫了些什麼，為什麼會引得嚴密後人非要爭奪。 

難不成真有寶藏？但司徒易不管怎麼想都覺得不可能，司徒家其實是前齊的舊

臣，一直負責鎮守西北，他們家也有一些描寫齊磊的書籍，上面的的確確寫明了

前齊開國初期民生有多困苦，根本就不可能有大批的寶藏。 

「靜心等待，他們都已經出手了，露出尾巴的時候也不遠了。」司徒易相信這些

人早晚會露出馬腳。 

「現下還是把心思先放在失蹤案上。」邊疆長久以來都如此，要打仗也不是這一

時半刻的事，先安穩民心才是當務之急。 

「是。」 

 

 


